
《性自命出》、《成之闻之》、《六德》、《尊德义》合论（欧阳祯人）

欧阳祯人 

内容提要：本文认为，“使民相亲”，建立诚信的社会，是郭店楚简《性自命出》、

《成之闻之》、《六德》、《尊德义》四篇简文共同拥有的思想内涵。因此，本文打

破了这四篇简文各自独立成篇的局限，把它们在建立诚信社会这一思想上整合起来，

抓大放小、穷源反本地对它们进行了系统地研究。本文不仅分析了这四篇佚籍在这一

思想内涵统领下既各自独立，又彼此烘托的理论指向，而且从先秦儒家哲学的宗教性

出发，论证了建立诚信社会三个重要的途径：第一，道德建设与执政者以身作则的原

则；第二，“欲人之爱己也，则必先爱人”的原则；第三，“苟不由其道，虽尧求之

弗得也”的原则。 

关键词：使民相亲；诚信；先秦儒家；天常 

郭店楚简《性自命出》、《成之闻之》、《六德》、《尊德义》四篇简文形制相同，字体相

近，内容相关，整理者说，这四篇文章都“抄写在形制相同的竹简上”。[①] 这一结论给

我们的启示是，这四篇文字的学术视野是相同的，它们所面临和探讨的问题也是相同的，因

此，寻找这四篇文章的共同思想，从不同角度挖掘、清理其中的政治哲学内涵，深入研究并

吸收其中的合理资源，总结其理论的得失，就成了一件十分必要而且重要的工作。  

一 

在郭店楚墓竹简《六德》的后面，有一支并不醒目的孤简，整理者不知道它属于这四篇佚籍

中的哪一篇，因此就姑且附在该文的后面。全简的内容如下：  

……生。故曰，民之父母亲民易，使民相亲也难。（《六德》第49简）[②]  

笔者在仔细通读了四篇佚籍之后，深以为，这是一支在内容上点题的简。如果我们把《性自

命出》、《成之闻之》、《六德》、《尊德义》融会贯通，认真体味其中的神韵，就会发

现，“使民相亲”，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，打造诚信社会，才是这四篇文字共同拥有

的思想内涵。这四篇文字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探讨，不同层次、

不同方面、不同向度的一切论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论题来展开的。 

对广大的人民施行必要的道德教化，始终都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。

《论语》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：  

子贡问政。子曰：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

何先﹖”曰：“去兵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﹖”曰：“去食。

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（《颜渊》）  

孔子的态度很明确，强大的武装力量和丰富的物质生活并不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依靠，如果



国民之间没有了诚信，政府的官员之间没有了诚信，一切社会的交际之中没有了诚信，人们

彼此之间投机取巧、尔虞我诈，国家赖以存在的根本就丧失了。任何一个人人自危，没有安

全感、安宁感和依靠感的国度都实际上已经濒临动荡的边沿，社会的动乱可能随时因为各种

因素的引发而出现。 

笔者以为，正是从这样的理论高度上，《性自命出》、《成之闻之》、《六德》、《尊德

义》的作者深谋远虑，提出了深刻的问题，是值得我们予以足够重视的。从其思维方式与行

文方式来看，这四篇佚籍的作者很希望从理论的根本处入手，彻底地解决何以建立社会诚信

这一中心问题，并且产生深远的影响：  

君子之于言也，非从末流者之贵，穷源反本者之贵。苟不从其由，不反其本，未有可

得也者。君上享成不唯本，功[弗就矣]。农夫务食，不强耕，粮弗足矣。士成言不

行，名弗得矣。是故君子之于言也，非从末流者之贵，穷源反本者之贵。苟不从其

由，不反其本，虽强之弗入矣。（《成之闻之》第11-15简）  

这段话透露了四篇佚籍的作者深层的创作意图。“君子之于言也，非从末流者之贵，穷源反

本者之贵”，我们可以理解为，《性自命出》虽然大谈性情，深究性情的根源与锤炼，但那

只是作者追本穷源，为建立诚信社会所作的人性上、主体上的准备；《六德》之“六位”、

“六职”、“六德”的定位也有超乎言表之外的深意，阐发“六位”的社会职能，“六者各

行其职，而谗谄蔑由作也”（《六德》第35-36简）都是作者要从根本处入手，来建立牢不

可破的和谐社会。为了治标，首先治本，以达到从根本上“使民相亲”的目的。用他自己的

话来讲就是“苟不从其由，不反其本，未有可得也者”。所以，这四篇佚籍的作者是有指向

社会现实的理论目标的。根据上面引出的文字看，作者在这四篇佚籍中是下了很大的功夫

的：“君上享成不唯本，功[弗就矣]。农夫务食，不强耕，粮弗足矣。士成言不行，名弗得

矣”，言行而名得，就是要他的文章产生强大的理论张力，在现实的社会中产生重大的影

响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对《性自命出》、《成之闻之》、《六德》、《尊德义》这四篇佚籍

的理解就不能完全囿于文章本身的思想内容之中。我们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各个独立的篇

章局限，把它们在思想上整合起来，“穷源反本”地对它们的思想进行系统地梳理和研究，

才能真正把握这一组文章的思想实质。 

从整个的思想框架来讲，这四篇佚籍依据的是孔子“忠恕之道，一以贯之”的思想大纲。从

思想的总体上来讲，《性自命出》讲的是“忠”，是内在性情的修养与锤炼，《六德》讲的

是“恕”，是外在的社会职位与职能。《成之闻之》与《尊德义》则是从政治管理的经验层

面，正面探讨何以能够“使民相亲”。当然，这四篇佚籍的思想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在内

容上是互补互渗的，其思想侧重点的划分是不能绝对化的。笔者这样来思考问题，在很大程

度上也是为了更好地分析问题、研究问题。 

关于《性自命出》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已经车载斗量了，但是，如果站在孔子“忠与恕”一

以贯之的角度来思想问题，我们则会发现，它确实是在为打造诚信社会、建立人与人之间彼

此和谐、和睦、信赖的关系奠定人学上的基础。所以，就文章本身而言，它是一篇有关人学

的性情论，但是，从《性自命出》、《成之闻之》、《六德》、《尊德义》四篇佚籍的整体

上来看，它却是一篇重要的政治哲学文献。李零先生把《性自命出》划分成为上、下两节，

这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《性自命出》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条件。《性自命出》的上一节，首

先讲“性自命出，命自天降。道始于情，情生于性”（第2-简），这是从天、命、性、情、



道彼此流转的关系入手，探讨性与情的生发。然后在义、好、恶、善、不善、势、心、志、

学、教等多个概念的互动之中推出了“动性者、逆性者、交性者、厉性者、绌性者、善性

者、长性者”（第10-12简），在儒家礼与乐交错磨砺之中，提出了“君子美其情，贵其

义，善其节，好其容，乐其道，悦其教，是以敬焉”（第20-21简）的养性思想，但是落脚

点却是在“敬”字功夫上。[③] “敬”，不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第一要义，而且也是社会

交往的首要原则。对此，《论语》中有充分的论述：  

子曰：“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（《学而》） 

子游问孝。子曰：“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；不敬，何以别

乎﹖”（《为政》） 

季康子问：“使民敬、忠以劝，如之何﹖”子曰：“临之以庄则敬，孝慈则忠，举善

而教不能则劝。”（《为政》） 

子路问君子。子曰：“修己以敬。”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﹖”曰：“修己以安人。”

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曰：“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尧、舜其犹病诸！”

（《宪问》） 

子张问行。子曰：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行矣；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州

里行乎哉﹖立，则见其参于前也；在舆，则见其倚于衡也。夫然后行！”子张书诸

绅。（《卫灵公》）  

不仅在“孝道”中要有“敬”，做人做事要有“敬”，特别是作为一个执政者更是要具有

“敬”的素质和品格，“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州里行乎哉﹖”这是相当恳切的表达。但

是在《性自命出》中对“敬”就有更加细化的要求，总结起来有两个方面的规约：第一，要

遵守“礼”的原则：“拜，所以□□□，其□敏也。币帛，所以为信与征也，其辞宜道也。

笑，礼之浅泽也。乐，礼之深泽也。”（第21-23简）可惜因残缺而不能彻底通读，但是，

它们紧接第20-21简，明显是对“敬”进行的“礼”之中和原则的限制。尤其是，“笑，礼

之浅泽也；乐礼之深泽也”两个命题，把社会的和谐和诚信强调得十分突出，从而指出了人

类社会区别于兽群的根本区别。第二，《性自命出》的下篇全部是在讲“情”：“凡人情为

可悦也。苟以其情，虽过不恶。不以其情，虽难不贵。苟有其情，虽未之为，斯人信之矣。 

未言而信，有美情者也。未教而民恒，性善者也。”（第50-52简）笔者在《先秦儒家性情

思想研究》的《〈性自命出〉的性情思想研究》一章中认为，这个“情”，具有宗教的“圣

洁”感，是与《中庸》的“诚”具有相同的性质。[④] 以“诚”为忠恕之道的“忠”，古

人已有这种诠释。真德秀《四书集编》云：“天地与圣人只是一诚。天地只一诚而万物自然

各遂其生，圣人只一诚而万事自然各当乎理，学者未到此地位，且须尽忠恕。诚是自然之忠

恕，忠恕是着力之诚。”所以，纵观《性自命出》、《成之闻之》、《六德》、《尊德义》

四篇的主题思想，我们确知，《性自命出》实际上只是讲了一个“诚”字。它与上文提到的

“笑”、“乐”界定形成了外与内、形式与内容、文与质两方面的高度统一。 

笔者始终以为，在郭店楚简中，《六德》是一篇奇文。现在学术界往往只是注重了《六德》

的“六位”、“六职”和“六德”建立起来的一套管理措施，没有深入地思考这一套由伦理

出发进入政治哲学领域的思想背景所昭示的人学深刻性。细读《六德》，我们会发现，作者

的作文目的并不是要阐述什么是“六位”、“六职”和“六德”，因为他说得很清楚：“夫



夫、妇妇、子子、君君、臣臣，六者各行其职”，是古已有之的：“观诸《诗》、《书》则

亦在矣，观诸礼、乐则亦在矣，观诸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则亦在矣。观此多也，钦此多[也]，

美此多也”（第23-26简）。作者的目的是要通过“六位”、“六职”和“六德”的贯彻执

行，来杜绝人与人之间的“谗谄”：  

男女别生言，父子亲生言，君臣义生言。父圣子仁，夫智妇信，君义臣忠。圣生仁，

智率信，义使忠。故夫夫、妇妇、父父、子子、君君、臣臣，此六者各行其职，而谗

谄蔑由作也。君子言信言尔，言诚言尔，设外内皆得也。其反，夫不夫，妇不妇，父

不父，子不子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昏所由作也。（第33-38简）  

在人与人的交际过程中，言语，是一个典型的、重要的方面。《说苑·谈丛》谓：“百行之

本，一言也。一言而适，可以却敌；一言而得，可以保国。响不能独为声，影不能倍曲为

直，物必以其类及，故君子慎言出己。负石赴渊，行之难者也，然申屠狄为之，君子不贵之

也；盗跖凶贪，名如日月，与舜禹并传而不息，而君子不贵。”言语，是百行之本。是人与

人之间建立和睦、诚信关系的关键。“六德”生“六言”，是什么职位，就说什么话，各守

本分，各行其职，“言信言尔，言诚言尔，设外内皆得也”，这是建立诚信、和谐社会的前

提。 

《六德》的作者对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语言及其在社会交际中所拥有的作用，是非常清楚的。

我们知道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出乎此口，入乎彼耳。言语相得，则上下一片祥和，言语

不相得，则内外不和。那么，怎么才能在游走于口耳之间的交际言语中建立诚与信的氛围

呢？《六德》抓住了六职、六位、六德来做文章。作者认为男女之间的言语生于“别”，父

子之间的言语生于“亲”，君臣之间的言语生于“义”。六职、六位各依六德，各行其职，

则“言信言尔，言诚言尔”，则“父圣子仁，夫智妇信，君义臣忠”。如果六职不分，六位

不明，则六德不彰。六德不彰则是非不分，好恶不明，于是“夫不夫，妇不妇，父不父，子

不子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昏所由作也”，社会就不可能和谐、安定了。作者的思虑相当深

远。  

二 

那么怎么才能牢不可破地打造一个“父圣子仁，夫智妇信，君义臣忠”的社会基础呢？这个

答案在《性自命出》与《尊德义》两篇文章中。《性自命出》虽然讨论的是性情问题，但

是，性与情的来源是天与命。性与情本来是人性在现实生活中磨砺的对象，但它们通过礼乐

相依的锤炼，身心互动的提升，最后超拔到了“天”与“命”的博厚与高明。也就是说，

“性自命出，命自天降”的形上背景，不仅是诚信的起点，同时也是夫妇、父子、君臣，全

社会所有人修身养性的终点。这当然是一种把哲学思想宗教化的思维方式。正是有了这种宗

教性的背景支撑，社会关系的维系才有可能坚如磐石：  

有其为人之节节如也，不有夫柬柬之心则采。有其为人之柬柬如也，不有夫恒始之志

则缦。人之巧言利辞者，不有夫诎诎之心则流。人之悦然可与和安者，不有夫奋作之

情则侮。有其为人之快如也，弗牧不可。有其为人之渊如也，弗辅不足。（《性自命

出》第44-47简）  

如果从《性自命出》首尾照应的全部文本来理解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这段文献并不仅仅是在告

诉人们怎样在现实生活中涵养中和之德，不离不流，处于不败之地，而且也是在论证，人们



一举手一投足都要涵化天地的精神，回归到“性自命出，命自天降，道始于情，情生于性”

（《性自命出》第2-3简）的周流之中去：  

君子执志必有夫光光之心，出言必有夫柬柬之信，宾客之礼必有夫齐齐之容，祭祀之

礼必有夫齐齐之敬，居丧必有夫恋恋之哀。君子身以为主心。（《性自命出》第65-6

7简）  

“光光”，李零释为“广广”，广大深远义。“柬柬”，即“謇謇”，形容人的诚信；“柬

柬之信”，就是诚悫、笃信。“齐齐”，恭敬之义；“齐齐之容”，就是仁礼相融，德礼相

依的礼仪之象。[⑤]“君子身以为主心”，就是以“践形”的途径，下学上达，修养身体；

以身正心，身心互正，打通天地物我，身心，内外，一以贯之。 

《性自命出》是在强调，自身的修养与天地、性命之间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，没有天与命的

支撑，个人的身心修养就不可能有内在超越的前景。《尊德义》则是在阐述各种复杂关系中

何以调整己、人、命、道、行、礼、乐、哀的互动关系：  

知己所以知人，知人所以知命，知命而后知道，知道而后知行。由礼知乐，由乐知

哀。有知己而不知命者，无知命而不知己者。有知礼而不知乐者，无知乐而不知礼

者。善取，人能从之，上也。（《尊德义》第9-11简）  

这是一组精微的、环环相扣的命题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先秦儒家的理论思辩水平。由己及

人，由人知命，由命知道，由道知行，一环套一环，极富逻辑性。作者是在告诉我们在知

己、知人、知命、知道（知礼、知乐）、知行的各种关系中怎么选择自己修身养性的发展方

向，也就是简文所说的“善取”，目的是为了掌握世界发展的规律，根据自己的特点加强不

同方面的修身功夫，少犯错误，成为社会的表率，因而“人能从之”。 

走笔至此，我们已经看到，孔子一以贯之的“忠恕之道”，在这里已经得到了发展。其发展

的关键性内容就是加强了“忠”与“恕”的宗教性提升。也就是说，简文作者的身心修养论

与社会关系论，始终都没有脱离形而上的天命、天道支撑。用《成之闻之》的话来讲，就是

“圣人天德”。这种慎求于己，以至顺“天常”的理路，由于具有宗教的热忱与信仰作为基

础，因而是六职、六位、六德坚如磐石的根本保障。所以《成之闻之》写道：  

天降大常，以理人伦。制为君臣之义，著为父子之亲，分为夫妇之辨。是故小人乱天

常以逆大道，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。（第31-33简）  

由于“人伦”直接来自“天常”，所以君臣、父子、夫妇的关系都是神圣化的关系，是天经

地义的“天常”投射，所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但是，“六职”还必须以“天常”为皈依：

“君子慎六位以祀天常。”（《成之闻之》第40简）一个“祀”字，神韵全出。换言之，在

一个没有现代哲学的理性支持、没有三权分立，彼此监督的社会里，唯一能够保证“父圣子

仁，夫智妇信，君义臣忠”不会动摇的办法就是依托于宗教信仰。在古代，宗教毕竟是唯一

能够维系社会的绳索。天常，就是大常。就是天命、天道，就是宇宙间生生不息的大化流

行。作者很清楚，没有来自宗教层面对心志的威慑，没有蕴含着恐惧和信仰的宗教情感，没

有对道义的热忱追求，“使民相亲”的政治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。 

因此，人伦关系的神圣化，社会关系的天道化，在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话语背景中，是夫



夫、妇妇、父父、子子、君君、臣臣的本质。与现代网状关系不一样的是，这种神圣化、天

道化的关系是垂直的上下关系。从道德的建设上来讲，它不是制度的交叉定位管理，而是通

过道德的“教化”来感动人心。所以，先秦儒家认为，诚信社会的建立，与“教”有直接关

系。在郭店楚简《性自命出》、《成之闻之》、《六德》、《尊德义》四篇简文中，关于建

立诚信社会的具体措施，有较为系统的思想，无不与“教”密切相关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： 

第一，作者认为打造诚信、和谐的社会，道德的建设是关键。可是道德的建设首先要从管理

社会的官吏身上着手。只有官吏成为社会道德的表率之后，诚信、和谐的社会才有建立起来

的操作起点：  

君子之莅民也，身服善以先之，敬慎以守之，其所在者入矣，民孰弗从？形于中，发

于色。其诚也固矣，民孰弗信？是以上之恒务，在信于众。（《成之闻之》第3简，

第24简）[⑥]  

“在信于众”的前提是“身服善以先之，敬慎以守之”。修德于中，诚心诚意，感发于外，

广大人民的诚信就不可能建立不起来。“上之恒务，在信于众”的核心在于官员的道德修

养。《六德》的作者也认为，只要圣与智，仁与义，忠与信各行其功，一切社会问题都会得

到全面的解决：  

作礼乐，制刑法，教此民尔，使之有向也，非圣智者莫之能也。亲父子，和大臣，寝

四邻之抵牾，非仁义者莫之能也。聚人民，任土地，足此民尔，生死之用，非忠信者

莫之能也。（《六德》第2-5简）  

由此看来，作者绝对相信，圣智、仁义、忠信的作用是万能的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，只要有

了道德，一切其他的事情都不要做了，而是说，道德的建设是一切工作的前提。《尊德义》

对此表达得十分清楚：  

善者民必富，富未必和，不和不安，不安不乐。善者民必众，众未必治，不治不顺，

不顺不平。是以为政者教导之取先。教以礼，则民果以劲。教以乐，则民弗德争将。

教以辩说，则民艺长贵以忘。教以艺，则民野以争。教以技，则民少以吝。教以言，

则民訏以寡信。教以事，则民力啬以湎利。教以权谋，则民淫昏，违礼无亲仁。先人

以德，则民进善焉。（第27简，第12-16简）  

作者不是不提倡发财致富，也不是不提倡广土众民，但是，发财致富，社会未必和睦；广土

众民，国家未必大治。所以为政者应该教育人民要学会“取先”。“取先”就是要“先之以

德”，道德要先行一步。道德领先，然后再“教以礼”、“教以乐”、“教以辩说”、“教

益艺”、“教以技”、“教以言”、“教以事”、“教以权谋”等等，就大致不会在根本上

出现偏差了。 

因此，《成之闻之》的作者指出：“亡乎其身而存乎其辞，虽厚其命，民弗从之矣。是故威

服刑罚之屡行也，由上之弗身也。”（第4-6简）为政者不要只是夸夸其谈，而是要身体力

行，才有可能让人心服口服。作者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由上而下都是德性化的社会，反对官

僚体系对人民的“威服”。作者对老百姓犯法以后所遭受的的“刑罚”深表同情，认为那都

是因为执政者没有身体力行，在道德上没有做出表率而导致的恶果。这无疑是相当深刻的思

想。作者深信，只要执政者以身作则，身教重于言教，从我做起，“求诸己也深”，各种因



为道德建设不力而引起的社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：  

君袀冕而立于阼，一宫之人不胜其敬。君衰绖而处位，一宫之人不胜其哀。君冠胄带

甲而立于军，一军之人不胜其勇。上苟倡之，则民鲜不从矣。虽然，其存也不厚，其

重也弗多矣。是故君子之求诸己也深。不求诸其本而攻诸其末，弗得矣。（《成之闻

之》第7-11简）  

统治者一定要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下功夫，要随时随地深刻地反省自己的深层思想；如果不

从自己的主体上下功夫，只是一味地要求别人，就是本末倒置，就不会取得任何好的效果。 

第二，人与人之间发自人性的根本的“爱”是诚信、和谐社会真正的人性基础。郭店楚简的

作者讲得很实在，而且有理论深度：“欲人之爱己也，则必先爱人；欲人之敬己也，则必先

敬人”，为什么呢？“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，其生而未有非志。次于而也，则犹是也。虽其

于善道也亦非有怿，数以多也。及其博长而厚大也，则圣人不可由与墠之。此以民皆有性而

圣人不可慕也。”（《成之闻之》第26-28简）这段话实际上是上面第一点的理论前提。它

的意思是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人之所以为人，就在于他们都是有天赋的尊严和权利，执政者

是人，被统治者也是人。如果执政者不是出于爱心去关心人民，尊重人民，爱护人民，视民

如伤，老百姓就不可能关心你，尊敬你，爱护你，并且听候你的调遣。不仅如此，用郭店简

《缁衣》的话来讲，那就是“民以君为心，君以民为体。心好则体安之，君好则民欲之。故

心以体废，君以民亡”（第8-9简）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真正地把老百姓当人看，尊重

他们的自由选择，从而为成就他们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志向提供广阔的社会发展空间，己立

立人，己达达人，才是执政者最根本的从政原则。在此基础之上，“泛爱众，而亲仁”

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，从爱的立场出发，建立整个社会赖以存有的爱的基础：“不爱则不

亲，不□则弗怀，不赖则无威，不忠则不信，弗勇则无复。咎则民□，正则民不吝，恭则民

不怨。均不足以平政，埒不足以安民，勇不足以蔑众，博不足以知善，决不足以知伦，杀不

足以胜民。”（《尊德义》第32-36简）这段话十分深刻地告诉我们，绝对的平均主义是行

不通的，争强好胜，以权威临驾于人民的头上，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，只有诚心诚意，从仁

者，“爱人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的角度出发，才能从根本上调节各种社会矛盾，让整个社

会走向安定、诚信与和谐。 

第三，诚信、和谐社会的建立，对于执政者来讲，始终要讲求“道”。“道”，简单的说就

是方法，就是万事万物的规律。违反了“道”，违背了人民的意愿，倒行逆施，就不会有什

么好的结果。在《成之闻之》、《尊德义》、《性自命出》、《六德》四篇佚籍都提到了

“道”。它们各有具体的语境与特殊的内涵：  

上不以其道，民之从之也难。是以民可敬导也，而不可掩也；可御也，而不可牵也。

故君子不贵庶物，而贵与民有同也。秩而比次，故民欲其秩之遂也。富而分贱，则民

欲其富之大也。贵而能让，则民欲其贵之上也。反此道也，民必因此厚也以复之，可

不慎乎？（《成之闻之》第15-19简） 

禹以人道治其民，桀以人道乱其民。桀不易禹民而后乱之，汤不易桀民而后治之。圣

人之治民也，民之道也。禹之行水，水之道也。造父之御马，马之道。后稷之艺地，

地之道也。莫不有道焉，人道为近。是以君子，人道之取先。（《尊德义》第5-8

简）  



《成之闻之》的“道”指的是人民“可敬导也，而不可掩也；可御也，而不可牵也”，强调

“贵与民有同”、“贵而能让”，只有这样，人民才有可能“因此厚也以复之”。这里的

“道”既有物质生活的层面，也有精神生活的层面。《尊德义》的“道”、“人道”更加抽

象化，更接近《性自命出》的“人道”。《性自命出》关于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的

“人道”概念最为达诠，显示了先秦儒家最高的旨趣。简文的作者表达十分明确：  

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其始出皆生于人。《诗》，有为为之也；

《书》，有为言之也；《礼》、《乐》，有为举之也。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，观其先

后，而逆顺之，体其义而节文之，理其情而出入之，然后复以教。教，所以生德于中

者也。（第15-18简）  

《六德》的“道”就是“六职既分，以裕六德”。但是笔者以为，它依然是《性自命出》

“人道”思想的投影：  

苟不由其道，虽尧求之弗得也。生民斯必有夫妇、父子、君臣，此六位也。有率人

者，有从人者；有使人者，有事人者；有教者，有受者。此六职也。既有夫六位也，

以任此六职也。六职既分，以裕六德。（第7-10简）  

这是在说，道，就是“夫妇、父子、君臣”之道，只有掌握了六职、六位之道，人与人之间

的诚信才有可能。如果不“由其道”，即便是尧来治理国家，也不可能达到建立诚信社会的

目的。为什么通过六职、六位之道，就一定能够建立起诚信和谐的社会呢？这是因为“有率

人者，有从人者；有使人者，有事人者；有教者，有受者”，各行其职，各尽其责，丝丝相

扣，一环套一环，各种挑唆、奸诈的事情就无法穿透进来了。因此，“六职既分，以裕六

德”，就是《六德》的话语背景中最根本的“道”。这就把《性自命出》的“人道”落到了

实处。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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